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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花间集》多择录小令之原因考论

李博昊*

(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，广东 珠海 519087)

摘 要 《花间集》收录词作五百首，以词体形制论，几乎皆为篇幅短小的令词。考其时词体之形制发
展及花间词人之创作情状，足见当时并非无中、长调，惟《花间集》不采而已。此种情况或与后蜀宫廷的审美
趣尚、蜀地笺纸的流行密切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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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花间集》是中国第一部文人曲子词集，产生于
乐舞风行的后蜀时期。就词体文学的形制而言，此
时小令、中调、长调皆已有之，但《花间集》在编选之
时，则多择小令。前人曾注意到《花间集》编纂上的
此种特征，元好问即指出《花间集》“亦止小令短歌
耳”［1］( P218) ，然对于此书缘何只择令词，却未见阐释。
《花间集》选录小令短歌或与唐五代以来的文学喜
好、后蜀宫廷精雅的文化品尚、蜀地制笺工艺的发展
及小幅笺纸的流行等因素关系密切，下文试述之。

一 《花间集》编纂之际已有长调

就唐五代时期词体文学之创作形制而言，早在

敦煌曲子词中，中调、长调即已出现。如《倾杯乐·
求名宦》:
忆昔笄年，未省离合，生长深闺院。闲凭着绣

牀。时拈金针，拟貌舞凤飞鸯。对妆台重整娇姿面。
知身貌算料。□□岂教人见。又被良媒，苦出言词
相诱衒。 每道说水际鸳鸯，惟指梁间双燕。被
父母将儿匹配，便认多生宿姻眷。一旦聘得狂夫，攻
书业抛妾求名宦。纵然选得，一时朝要，荣华争
稳便。［2］( P124 － 125)

《倾杯乐》是唐教坊曲。《明皇杂录》记唐玄宗

“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，分为部目，为某家
宠，某家骄。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，上俾之教习，

无不曲尽其妙。因命衣以文绣，络以金银，饰其鬃
鬣，间杂珠玉。其曲谓之《倾杯乐》者数十回，奋首
鼓尾，纵横应节”。［3］( P45)《乐府杂录·新倾杯乐》记
宣宗“喜吹芦管，自制此曲，内有数拍不均”，宣宗初
捻管，令俳儿拍，不中，“上瞋目瞠视之”，俳儿“忧
惧，一夕而殒”。［4］( P39) 此曲后演化为词调，敦煌《云
谣集杂曲子》录此调两首，《求名宦》外，另有《五陵
堪娉》，均为百字以上的长调。
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又录《内家娇·应奉君王》:

丝碧罗冠。搔头坠髻。宝妆玉凤金蝉。轻轻敷
粉。深深长画眉绿。雪散胸前。嫩脸红唇。眼如刀
割。口似朱丹。浑身挂异种罗裳。更薰龙脑香烟。

屐子齿高。慵移步两足恐行难。天然有□□灵
性。不娉凡间。教招事无不会。解烹水银。炼玉烧
金。别尽歌篇。除非却应奉君王。时人未可
趋颜。［2］( P138)

《内家娇》是盛唐创调。任中敏根据《应奉君
王》中“教招”一词，考证出此首及后一首《御制林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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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内家娇·长降仙宫》均是当时宫廷乐工所写，盛
赞杨贵妃，以邀人主之崇。后蜀何光远《鉴诫录》记
前蜀时期宋光嗣多为戏判。“判小朝官郭廷钧进识
字女子云‘进来便是宫人，状内犹言女子。应见容
止可观，遂令始制文字。更遣阿母教招，恨不太真相
似。且图亲近官家，直向内廷求事。’”此反映出《内
家娇》首辞从初制入讲唱后，即向外流传: 地由长安
传至四川成都，直线距离且千五百里，不为不远; 时

由天宝四年( 745) 起，唱达王蜀( 891—925) ，已历百
八十年，亦不为不长。而此时此地其辞尤脍炙人口，
朝野皆习，然后始有可能触事缘情，采其句入戏

判。［2］( P146) 如此可见后蜀时期长调《内家娇》广泛流
行，其时蜀地并非小令独领风骚。
《花间集》的姊妹书《尊前集》中亦收录了文人
创制的中、长调作品。如杜牧的《八六子·洞房深》
为中调，李存勗的《歌头·赏芳春》为长调。更需说
明的是，《尊前集》收花间词人李珣的《中兴乐·后
庭寂寂日初长》八十四字体，但《花间集》未录此首，
却录毛文锡同词牌的《中兴乐·豆蔻花繁烟艳深》
四十一字体。《尊前集》又录花间词人尹鹗的《何满
子·云雨常陪胜会》七十三字体，《花间集》则录毛
文锡的《何满子·红粉楼前月照》三十六字体。不
仅如此，《尊前集》所收尹鹗的《金浮图·繁华地》
《秋夜月·三秋佳节》，两首《拔棹子》之《风切切》
与《单脸腻》等词作，皆非小令。此进一步表明花间
词人并非未曾创制中长调，惟《花间集》在选录词作
之时，有意略去此类作品，择小令短歌而已。

二 花间令词与后蜀宫廷的审美趣尚

《花间集》为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主持编纂，欧
阳炯《花间集·序》言此集编纂的用意之一乃是“使
西园英哲，用资羽盖之欢; 南国婵娟，休唱莲舟之

引”，表明《花间集》带有乐歌集的功能，其中作品乃
为在酒宴之上以佐清欢。如此，集中的作品自当符
合后蜀宫廷贵族的文学喜好。
后蜀后主孟昶“能文章，好博览，知兴亡，有诗

才”［5］( P292) ，前蜀主王衍“尤酷好靡丽之辞，常集艳
体诗二百篇，号曰《烟花集》”［6］( P531) ，孟昶“不效王
衍作轻薄小词，而其词自工”［7］( P88) ，所制《洞仙歌
令》中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两句，已脱“月貌花
容”之俗境，进入了“美”的另一境界。［8］( P348) 孟昶
“好学，凡为文皆于理”［9］( P6093) ，喜好蕴藉风流之作，
小令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特征恰与之趣好相符。
孟昶宠妃花蕊夫人《宫词》云:“新翻酒令著词章，侍

宴初闻忆欲忙。宣使近臣传赐本，书家院里遍抄
将。”展示出蜀宫宴会之时写作传唱酒令歌词的
情形。
后蜀宫廷钟爱小令与自唐以来对绝句的推崇是

一致的。唐人好绝句，其高难度的创作技巧使之成
为文人展示才情的载体，善写绝句的诗人往往受人

仰慕，其创作也谱曲入乐，广为传唱。清代人李重华
言:“盖唐时入乐，专用七言绝句。诗家亦往往由此
得名。”［10］( P928) 王士祯《唐人万首绝句选序》言自开
元以来，“宫掖所传，梨园弟子所歌，旗亭所唱，边将
所进，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。故王之涣‘黄河远
上’、王昌龄‘昭阳日影’之句，至今艳称之，而右丞
‘渭城朝雨’流传尤众，好事者至谱为《阳关三叠》。
他如刘禹锡、张祜诸篇，尤难指数。由是言之，唐三
百年以绝句擅场，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”［11］( P364)。
后蜀花蕊夫人长于诗咏，曾仿王建作宫词百首，时人

多称许之。［6］( P824)《宋诗钞》赞曰“清新艳丽，足夺王
建、张籍之席。盖外间摹写，自多泛设，终是看人富
贵语，故不若内家本色，天然刘丽也”［12］( P3057)。百
首宫词篇幅短小却含蓄隽永、意味深长，如李渔所
言，乃“如临去秋波那一转，未有不令人销魂欲绝者
也”。
绝句为唐之乐府，小令则是五代教坊新宠。作

为新兴的文体样式，小令在唐五代、北宋时期尤为文
士所喜。宋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四十八个词调中，小
令为三十四调，占百分之七十之多。［13］( P108) 小令形
神皆似唐人最爱的绝句，创作难度很大，艺术境界高

妙。张玉田曾言: “词之难于令曲，如诗之难于绝
句。不过十数句，一句一字闲不得，末句最当留意，
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”［14］( P29) ，体现了最高的诗应是
最单纯、最天真、最概括、最富于启示性的艺术本
质。［15］这种文学风格与境界正为孟昶所崇尚。或因
如此，《花间集》在采选词体形制时，多择录新兴的
词家小令，以佐酒宴清欢。
花蕊夫人《宫词》有云:“才人出入每相随，笔砚

将来绕曲池。能向彩笺书大字，忽防御制写新
诗。”［16］( P47) 孟昶常制新辞，其将新作书写于彩笺，不
仅展示出其文学才华，亦彰显出《花间集》多令词的
另一个原因。

三 花间令词与蜀地笺纸的风行

欧阳炯《花间集·序》描绘了其时宫廷官宦之
家宴饮的情状: “有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
花笺，文抽丽锦。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不无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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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之辞，用助娇娆之态。”“递叶叶之花笺”展示出宴
会上通过笺纸传递词作之景致。以“叶叶”形容“花
笺”，可见笺纸之小巧可人。而令词短小的形制，恰
适合书写于笺纸之上，在酒宴樽前辗转送递。此正
是唐人贾餗所描绘之“杯停新令举，诗动彩笺忙”。
笺乃特殊之纸品，或用单色漂染，或用套色印

刷，或加以浮雕图案，或洒以金银色粉屑，赏心悦目，

文人雅士往往爱不释手。［17］( P15) 笺纸在魏晋时已经
出现，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载王羲之“为会稽令，谢公
就乞笺纸。库中唯有九万枚，悉与之”［18］( P210)。谢
安求如此之多的笺纸展现出风雅之人对笺纸的喜

爱，亦表明当时制笺技术已相对成熟。《初学记》引
应德詹《桓玄伪事》云:“玄诏令平淮作青、赤、缥、桃
花纸，使极精，令速作之。”［18］( P210) 说明其时已有青、
红、浅青、桃红等多种色纸。① 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
谱》言: “桓玄诏令平淮，作桃花笺纸，及缥绿青赤
者，盖今蜀笺之制也。”［19］( P49) 两晋制笺的做法为唐
五代积累了经验，其中蜀笺尤是珍品。
蜀地制纸誉满寰中，益州笺纸更名扬天下。李

唐时期，益州西南郊浣花溪盛产的笺纸，备受文士青

睐。羊士谔曰: “掷地好词凌彩笔，浣花春水腻鱼
笺。”郑谷言: “蒙顶茶畦千点露，浣花笺纸一溪
春。”［17］( P15) 李商隐云:“浣花笺纸桃花色，好好题词
咏玉钩。”唐诗中又有“蜀笺染翰光”“浣花溪纸桃红
色”“蜀川笺纸彩云初”“金碧烂光烧蜀笺”之语，表
明蜀笺在文人中名倾当时。
蜀笺以“锦水桃花薛氏笺”最为风雅。“薛氏

笺”因晚唐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得名。薛涛本居长
安，后入蜀，“侨止百花潭”［20］( P243)。其好制小诗，惜
松花笺“幅大，不欲长，乃命匠人狭小之”［21］( P25)。
薛氏“躬撰深红小彩笺，裁书供吟献酬贤杰，时谓之
薛涛笺”［20］( P243)。明朝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言: “蜀

笺古已有名，至唐而后盛，至薛涛而后精。”［22］( P14)

“蜀中才子既以为便，后减诸笺亦如是”［21］( P25)。
《续博物志》载: “元和中，元稹使蜀，营妓薛涛造十
色笺以寄，元稹于松华纸上寄诗赠涛。”［23］( P137) 薛涛
《寄旧诗与元微之》亦言:“长教碧玉藏深处，总向红
笺写自随。”薛涛曾以笺纸与元稹通书，还曾与当时
著名诗人白居易、杜牧、刘禹锡等人相唱和，薛涛笺
遂名重一时，成为风雅的象征。
后蜀具备制作薛涛笺的条件。宋应星《天工开

物》言“四川薛涛笺，以芙蓉皮为料，入芙蓉花末汁，
或当时薛涛所制，遂留名至今”，“其美在色，不在质
也”。薛涛笺采芙蓉皮为原料，再将芙蓉花汁掺入
纸浆，诗笺呈粉红色。［24］( P48、38 － 39) 后蜀时期，成都附

近遍种芙蓉，九月间盛开，望之皆如锦绣，孟昶谓左

右之人曰: “自古以蜀为锦城，今日观之，真锦城
也。”［9］( P6095) 此表明后蜀时期薛涛笺或仍盛行。后
蜀宰相韦庄《乞彩笺歌》中“浣花溪上如花客，绿暗
红藏人不识。留得溪头瑟瑟波，泼成纸上猩猩色”，
或可为佐证。宋人喜爱蜀地的十色谢公笺，亦是在
薛涛笺的基础上制造。② 然正如上引《资暇集》《蜀
笺谱》所言，薛涛笺较短，“才书四韵”，《太平寰宇
记》又记薛涛笺“短而狭，才容八行”［25］( P80) ，形制的
短小使之适于在宴会上传递，但在书写的词作形制

上，以令词为最佳。是以赵崇祚在编纂《花间集》之
时，只收录了适合笺纸形制的“小令短歌”。如此，
《花间集》之“花间”，或亦带有“花笺”之意。
此外，《花间集》择录了十卷共五百首令词，为

保持各卷五十首的体例，③不惜将一人之词分置两

卷。此种编纂方法前所未见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言《花间集》“惟一人之词，时割数首入前后卷，以就
每卷五十首之数，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”［26］( P13)。后
世很多学者认为《花间集》编纂之时体例的设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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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陆翽曰:“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，为诏书，五色纸，着凤凰口。”后赵石虎篡位时以五色彩纸书写诏书，表明此时除单色纸外，还生产出五
颜六色的多色纸。( 见〔晋〕陆翽．邺中记［M］．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5，P1。)
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·纸谱》记“蜀人造十色笺”，后人称彩笺为“鸾笺”或“蛮笺”。《幼学琼林》记“韩浦以蜀笺寄其弟洎诗曰‘十样鸾

笺出益州，新来寄自浣溪头’”。明代杨慎《升庵诗话》言“( 宋) 韩浦诗云:‘十样鸾笺出益州’，《成都古今记》载其目，曰深红，曰粉红，曰杏红，
曰明黄，曰深青，曰浅青，曰深绿，曰浅绿，曰铜绿，曰浅云，凡十样。又有松花、金沙、流沙、彩霞、金粉、桃花、冷金之别，即其异名。”《通雅·器
用》:“韩浦有‘十样鸾笺出益州’之诗，杨升庵( 慎) 引作十样蛮笺，元瑞讥之，不知升庵乃依《笺谱》，亦非自改也。”
明汲古阁本毛晋跋《花间集》言:“据陈氏云: ‘《花间集》十卷，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，凡五百首，’今逸其二，已不可考。”李一氓考之

曰:“卷第二《采莲子》，卷第八《竹枝》，皆两首混为一首，总首数确为五百首，并无逸失，毛氏刻印时未深究，致有‘今逸其二’之说。”



甚合理，遂常加改动。① 但《花间集》原有之编排方
法，或与蜀笺制作之法相关。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
记:“蜀人造十色笺，凡十幅为一榻”，“逐幅于方版
之上砑之。则隐起花木麟鸾，千状万态。”笺纸制作
之时似以“十”为计数单位，《花间集》每卷收词数量
一致，或有此原因。此外，《蜀笺谱》记:“蜀笺体重，
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。”［20］( P244)“番”有
“张”“片”之意。《新唐书》言“况继奉天子诏和解，
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”。宋人高荷亦有“万金不如
一番纸”之语。一夫可担负五百张笺纸是《花间集》
录词作五百首的一个辅因，或亦说明《花间集》的编
选与蜀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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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明代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集》不袭十卷之旧，前有欧阳炯序及总目，目以人分，每家若干首，不似十卷本之强为割裂以就每卷五十首
之数。( 见赵尊岳．《词集提要》［J］．《词学季刊》创刊·第一卷第一期，1933 － 04，P57。) 明万历三十六年( 1608) 玄览斋巾箱本把原来的十卷分
成了十二卷。明天启四年( 1624) 锺人杰本依字数多少重新编排作品顺序，化十卷而为二卷。明末雪艳亭活字本把同调词排在一起，亦分两
卷。由于玄览斋本、锺人杰本、雪艳亭本皆出于明万历八年( 1580) 茅一祯刊本，而茅一祯认同明代汲古阁毛晋本的观点，认为《花间集》选录不
全，故后增录了温博的《花间集补》。从茅一祯本所出的三本不满《花间集》的本来面貌，对原本和补本都重新进行了删选。( 见李一氓．花间集
校［M］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8，P212 ～ 214。)


